
2022年6月24，华盛顿最高法院外，法院推翻“罗诉韦德案”和计划生育组织诉凯西案中的裁决，反对堕胎的示威者随即庆祝。摄：
Gemunu Amarasinghe/AP/达志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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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24日 最高法院就密西西比周15周堕胎禁令发表裁决 阿利托法官主笔的多数意见说1973年的“罗诉

罗案推翻之后：在自由派的泡泡里，思考失去堕胎权后的世界

“我小学的时候，都不敢相信到了我三十多岁的时候，世界第一的国家会不让堕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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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24日，最高法院就密西西比周15周堕胎禁令发表裁决，阿利托法官主笔的多数意见说1973年的“罗诉

韦德案”和1992年的计划生育组织诉凯西案的裁决是错误的，必须被推翻。裁决中提到：“宪法没有提到堕

胎，这种权利也没有受到任何宪法条款的默许保护”，并认为监督并管理堕胎的权利属于政府部门，而不是

法院。这个意见得到了其他四名大法官的附议。

这项裁决刚被发表，我就在收到一位男同事发来的问候邮件，一位女同事则回复道：“我妈妈像我这么大的

时候，她拥有的对自己身体的自主权，比我现在拥有的更多，也比现在所有的年轻女性拥有的更多”。

女性对该决议的失望和愤怒或许可以相通，但背后的个人经历却各有不同。许多在美国出生长大的朋友都

愤怒于这项美国女性早在49年前就拥有的权利如今被推翻，当世界迈向更民主更自由的未来时，当其他国

家的女性陆陆续续获得堕胎权时，这项决定看起来像是“开倒车”。“我太讨厌这个决定了，我实在太失望

了，我没想到美国会成为现在这样，”我在奥斯汀的朋友凯瑞发来吐槽的短信。而我在洛杉矶的朋友瑞秋则

开始咒骂2016年投给特朗普的选民，表示正是因为特朗普在任期内任命了三位保守的大法官，才使得今天

这项裁决在最高法院得到了多数票。她说自己从2016年特朗普当选那一天就预见到了美国的民主制度会面

临危机，当时，她的愤怒被人们形容为“有些过头”，但即使是她都没有想到会发生类似于2021年1月6日

特朗普的支持者暴力闯入国会大厦，和罗案被推翻这样离谱的事情。

而我作为美国的新移民，更多了一种看到美国这个向来被誉为“民主的灯塔”的国家突然坍塌的惆怅和困

惑。

我出生的年代，我的父母因为计划生育政策，只能生育一个孩子，我周围的同学也都是独生子，我们有大

红色的“独生子女证”，在当年是光荣的象征。极少数有兄弟姐妹的同学，虽然父母已经缴过罚款，但他们

在学校里依然“低人一等”。有一年我生病，辗转几家医院治疗，我听到医生和我的母亲讨论我的病情是否

符合能让他们生二胎的标准。

我直到来了美国，遇到了两位90年代初被美国父母领养的中国女弃婴朋友之后才开始反思这项计划生育政

策的弊端：这项政策不仅包括了强制节育和堕胎等强制措施，还让重男轻女思想严重的父母抛弃女婴以确

保能继续生育儿子。我开始思考，生活在中国的我母亲那一辈人，她们曾经让渡出去对于自己身体的主宰

权，和生育自由，她们年轻的时候有没有憧憬过能自己控制自己的子宫，自己决定生育几个孩子的世界。

但我没有想到的是，当我在美国定居之后，有一天，我也会失去对于自己身体的主宰权。我所居住的德克

萨斯州是美国最保守的州之一。德州亦是拥有触发法 （Trigger law）的州之一，即当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罗

伊法案被推翻之后，将立即视堕胎为非法。根据德州于2021年通过的法律，一旦最高法院推翻罗伊法案，

堕胎权不再受到宪法保护之后，堕胎在德州会成为非法的。德克萨斯州众议院第1280号法案将“故意实

施、诱导、或者企图堕胎的人”视为犯有二级重罪。而如果“未出生的孩子因为这该罪行而死亡”，则处罚升

级到一级重罪。该法律并没有对强奸和乱伦行为的受害者选择堕胎而网开一面，唯一的例外是怀孕会严重

伤害或者杀 怀着孩 根据 分析该法 文章指出 违法施 堕胎手术



伤害或者杀死怀着孩子的人。根据The Texas Tribune一篇分析该法律的文章指出，违法施行堕胎手术的

医生可能会面临终身监禁和十万美金的罚款。

德州的“触发法”会在最高法院推翻罗伊诉韦德案的判决后的三十天后生效。德州的司法部长帕克斯顿

（Ken Paxton）于6月24日早晨在自己的官方推特表示“堕胎现在在德克萨斯州是非法的”。同时，他关闭

了自己的办公室，给员工放假，并且将6月24日定位一年一度的假期——“以纪念七千万因为堕胎而失去的

生命”。

我在加州工作的朋友Zoe发来短信：“我小学的时候都不敢相信到了我三十多岁的时候，世界第一的国家会

不让堕胎”。

2022年6月25日，美国华盛顿， 最高法院推翻具有里程碑意义的 “罗诉韦德案”后的第二天，一名支持堕胎权的示威者在抗议。摄：
Evelyn Hockstein/Reuters/达志影像

谁在支持推翻罗案？ 


在5月2日，最高法院准备要推翻罗案的判决书草稿流出后，震惊不已的我访问了一对不愿透露姓名的母

女。我想要知道，为甚么有人，尤其是女性，会想要拿走女性对自己身体的自主权利，令其他女性陷入困



境。

这对母女之中，女儿是罗案的坚定的支持者，而母亲则长年支持推翻罗案，禁止堕胎。女儿会出门去参加

支持堕胎权的游行，母亲则会和教会的朋友一起为德州几家反对罗案，说服女性不要堕胎的组织捐款。女

儿投票支持民主党，母亲连年投票支持共和党。对于这位母亲来说，共和党在pro-life这方面的立场是她支

持共和党的最主要的因素。

出乎意料的是，这位母亲本身也堕胎过。她没有多提自己堕胎时的背景，只说自己当时年纪还小，还没读

完书，也没有稳定的收入，也没有可靠的能够一起抚养孩子的伴侣。当时罗法案已经通过了一段时间，她

身边的人对于堕胎的看法都很开放，堕胎对当时她来说似乎是很平常又最合乎逻辑的一个选项。而她也在

堕胎之后，完成了学业，找到了工作，组建了家庭，并且又生育了几名孩子。她的孩子也都顺利长大，有

了各自的家庭和事业。

但她说，自己的余生都陷入了亲手杀死了孩子的愧疚中，她常常想，如果这个孩子生下来的话，这个孩子

应该几岁了，应该长什么样，他会上什么学校，会做什么职业，会不会已经孕育下一代了。而这份愧疚感

让她一直很热衷于推翻罗伊法案，她希望可以把自己的经验和教训传给现在那些年轻的嚷嚷着要自由要堕

胎的女孩子，告诉他们堕胎是很不好的，应该让那些胎儿活下来。她认为自己是在帮那些年轻的女孩子，

避免他们在很多年后感到后悔。

但是她的女儿却持有相反的意见。她的女儿说自己并不讨厌孩子，也有想过在未来的某天生育下一代，即

使是不准备要孩子的现在，也有做好避孕措施。“我从十几岁开始就从医生那里开避孕药了，”女儿认为自

己支持pro-choice，,但并不是一个不负责任的人。“但是万一有一天，我在没有能力养育下一代的情况下

怀孕了呢，我希望我和我的母亲一样有一个选择的权利，”。女儿相信很少有女性会故意去堕胎，或者享受

堕胎的过程，绝大多数女性可能一辈子都不会堕胎，但是，她们希望最后的选择权能掌握在自己手上。

近年来，这对母女之间在政治上屡屡出现分歧，无论是选举还是疫苗还是堕胎法案，两个人谁也没办法说

服对方， 谁也不愿意让步。她们之间的的关系，就像越来越分裂的美国的一个缩影。

罗案被推翻后，我在奥斯汀的讨论区上，见到一位住在奥斯汀东部郊区，支持推翻罗案的网友提到，在比

较开放的奥斯汀，其实pro-life的人才是少数。这位网友觉得很委屈：“我们去计划生育机构门口集会，有

时候我们只是安静的祷告，或者为那些女生提供堕胎以外的选项，但是却被指责是在骚扰她们。”

她表示自己身边不少人都经历过堕胎，有男人在性行为后不愿意负责，而草率地选择了堕胎，但最后却一

辈子都沉浸在后悔中；也有女性朋友堕了胎，该名朋友说这是自己一辈子所做过的最棒的决定，但是她认

为这名女性朋友不断提起堕胎的经历，一定是因为堕胎带来的负疚感太沉重，所以才不得不不断自我强调

这个决定的正确性。她自己则曾经两度流产。她说，在自己作为母亲为生命的逝去悲伤的时候，从医生到



家人都在提醒她，胎儿并不算生命。她认为“别人不会认为那失去‘一堆细胞’带来的悲痛和失去孩子带来的

悲痛是一样的”，但她还是坚持认为自己失去了两条生命，两个孩子。她在超市看到可爱的孩子都会哭出声

来，感觉自己那太早逝去的孩子如果出生并且活着，也会这么可爱。而当她为流产伤心时，却有人刻意去

拿掉胎儿，她无法赞同这样的行为。

她开始为还没出生的胎儿的权利奔走疾呼。她认为这么做很艰难，在现在的环境下，持有这样的观点不仅

不会为她带来好处，还可能让她失去朋友或者工作。“而那些公司，他们并不会支付员工去其他州做子宫内

膜异位症手术的费用。”

她坚持在Reddit等讨论区分享自己的经历，和自己反对堕胎的观点。 


2022年6月24日，最高法院决定推翻“罗诉韦德案”后，反对堕胎的抗议者聚集在市政厅，Mitzi Rivas拥抱了她的女儿Maya

Iribarren。摄：Josie Lepe/AP/达志影像

要拿掉孩子，真有那么容易吗？ 


支持推翻罗案的人，似乎觉得堕胎太容易，Planned Parenthood诊所太多，是女性选择不要孩子，“杀掉

生命”的原因 而即使是自由派 也许也不知堕胎之难 如果能够跳出奥斯汀自由且多元的文化所营造的



生命”的原因。而即使是自由派，也许也不知堕胎之难。如果能够跳出奥斯汀自由且多元的文化所营造的

“泡泡”的话，就能发现女性要在德克萨斯州堕胎一直都很不容易。

《纽约时报》的一项调查就表明，德得克萨斯州的非营利组织 Human Coalition 利用 Google 广告和免

费服务的承诺，接触到了美国各地想要终止怀孕的妇女，并试图阻止她们堕胎。根据报道，妇女在网上搜

索“我附近的堕胎服务”时，她搜索到的电话很有可能不是一家能够进行堕胎的诊所，而是由反堕胎组织设

立的危机怀孕关怀中心，鼓励非预期怀孕的女性把孩子生下来。Austin Women’s Health Center的数据

就显示，在德州，随着堕胎法变得越来越严苛，并非医疗机构，也通常没有配备医学专业人士的危机怀孕

关怀中心的数量，是能提供堕胎的机构的数量的十倍左右。而当被称为SB8的法令于2021年9月1日在德州

通过后，几个月来，德州诊所进行的堕胎数量下降了大约一半，本来就所剩无几的堕胎诊所难以为继，不

得不将主要业务转移到提供其他服务上。

很多时候，危机怀孕关怀中心会设立在计划生育机构（Planned Parenthood）的边上，用来混淆视听。

刚到奥斯汀时，我曾经在位于奥斯汀南部的计划生育机构预约了医生，想要取得避孕药的处方，但当我打

车到了目的地之后，第一眼看到的却是一家看似计划生育机构的危机怀孕关怀中心。我走进中心的前台，

才知道这里并不提供避孕药，而且有许多宣传基督教教义思想的传单。我花了好一阵子才醒悟过来自己走

错了路，这家中心在209号，而计划生育机构在同一条路上的201号，两家机构只隔了一分钟路程。而这

家中心的Google评论中有人写道，为自己提供服务的医护人员是反对堕胎的，而且刻意向自己灌输基督教

信仰，并不符合医生的职业操守。

比较接近郊区一些的诊所门口，还常常会看到举着牌子抗议的反堕胎人士。在德克萨斯州，有好多不同的

组织都会召集人们站在计划生育机构和其他提供堕胎服务的诊所门口，他们或举着牌子，用大声公喊着口

号，或为被堕胎的孩子祈祷，有各种心理战术，让想要进行堕胎的女性放弃。
所以德州的计划生育机构也

常年招募志愿者来提供“病人护送（patient escort）”服务，即陪同来就诊的女性患者从停车场走到诊所

中，在她们被抗议者骂“杀人凶手”的时候，提供一些精神慰藉。

一位不愿告知真实姓名的受访者说，自己下决心做志愿者，是因为有一名好朋友堕了胎。她见证了好朋友

因为社会上对堕胎行为的不齿和羞辱而挣扎，但她也知道，对于这名已经有了孩子，而且经济状况不稳

定，连温饱都不能保证的朋友来说，再生育一个孩子会让她本就艰难的经济状况雪上加霜。这位朋友甚至

担心，即使她把这个孩子生下来，她也没有办法给这个孩子提供足够的食物和教育，不能做一名称职的母

亲。她陪朋友去计划生育机构，做出这项决定对她的朋友来说并不轻松，而机构门口的抗议者的嘶吼几乎

让她的朋友在堕胎手术前崩溃。

她后来做了志愿者，在计划生育机构门口遇到许多又伤心又愧疚，甚至眼含泪水的女孩，她陪着女孩们穿

过停车场，听到抗议者的谩骂和“你会下地狱”的诅咒，她有时候会握紧女孩的手，有时候会倾听女孩们的

心路历程，有时候则干脆用脏话和抗议者对骂。



但她补充说，绝大多数的抗议者都还是比较平和的，那些人只是静静地站在那里举著胎儿的图片，或者祷

告，并不会骚扰来就诊的女性。她有一段时间坚持周六上午去做志愿者，也会带著朋友一起去，每一次都

会遇到抗议者。“他们大概有10-12人，”但通常情况下，志愿者的人数比抗议者更多。

她说，其实计划生育机构提供的服务很多，除去堕胎以外，还有避孕、产检、性病检查等，但那些抗议者

却并不在乎这些，他们假设来这里的女孩都是来堕胎的，都需要拯救。

她说自己不赞同极右派的保守观点，但是那些根本连投票都不愿意投的人更让她生气。”如果你不投票，你

只能任人宰割”。

2022年6月24日，纽约曼哈顿区，最高法院就密西西比周15周堕胎禁令发表裁决，1973年的“罗诉韦德案”和1992年的计划生育组
织诉凯西案的裁决是错误的，支持堕胎权的示威者在街头游行抗议。摄：Caitlin Ochs/Reuters/达志影像

我们生活在一个自由派的泡泡里 


许多奥斯汀人都坦承，直到最高法院推翻罗案的裁决于5月2日被泄露之前，他们都没有考虑过有朝一日，

堕胎权真的会被剥夺。2021年的1280号法案曾经小范围地引起恐慌，也有上百人参与游行，但是也没有



爆发大规模的抗议游行。Reddit（注：美国其中一个最大的网上讨论区）的奥斯汀讨论板上，绝大多数人

都确信罗案仍然能够保护自己的合法权利。

虽然身处全美国最“红”的州之一，但奥斯汀人的名言是“Keep Austin Weird/保持奥斯汀的古怪”。本地人

不喜欢成为盲从的大多数，鼓励标新立异，崇尚文化的多元。小众的文化、艺术和音乐在这里很流行，就

连城市中的旅游景点也与众不同：人们于日落时分聚集在大桥下，等待着成千上万只蝙蝠从桥洞中飞出

来。保守派关心的堕胎、同性婚姻、拥枪等权利则与这座城市的先锋与古怪格格不入。

这一点从选票分布中也能看出来：奥斯汀所在的Travis County在2020年的总统选举中，有72%的选民投

给了拜登，只有27%的选民投给了特朗普。而追溯到2016年的总统选举，该郡有65.77%的选民投给了希

拉里，只有27.14%的选民投给了特朗普。

许多年轻人都争相搬到奥斯汀来居住，近几年，奥斯汀成为人口净流入数量最多的美国城市之一，2017

年，《福布斯》杂志将奥斯汀选为最适合年轻的专业人士居住的美国城市的第二名。年轻人享受着奥斯汀

的自由和多元，亦同时享受着得克萨斯州政府优惠的税收政策，和奥斯汀相较纽约，洛杉矶，旧金山，西

雅图等蓝州大城市来说相对低廉的房价和生活费用。

“我觉得自己好像生活在一个泡泡里，周围的朋友没有一个支持禁止堕胎权，学校的健康保险也很好，但突

然，我所在的州就禁止堕胎了，我也立刻失去了堕胎权，我真的非常非常难过，”从印度来到美国留学的德

州大学奥斯汀分校的博士生艾比说道。“一觉醒来，觉得还是搬回到蓝州吧，”因为工作原因刚搬来奥斯汀

不久的小杨觉得很震惊，她之前并不觉得氛围自由又友好的奥斯汀和她生活过的西海岸与东海岸大城市有

什么不同。“目前的政治环境成为了让我决定搬离奥斯汀的最后一根稻草”，正准备换工作的凯瑞原本对于

离开生活了二十多年的德州有些顾虑，她的家人、同学和朋友也都在这里居住，但她认为自己还没准备好

做母亲，“如果万一意外怀孕了怎么办？”

但也有人早就从缓慢的变化里感知到了政治环境的变化。有同性恋人的珍妮就表示，自从两三年前开始，

她和同性恋人在街上走的时候，时不时会有人投来不友善的审视眼光，也有人会发出“啧”的一声。在大多

是邻居的Facebook群组中，偶尔会有反对移民和反对同性恋的帖子。而我也在邻居的Facebook群组中看

到越来越多抱怨移民越来越多的帖子，并将偶发的治安事件推到这些人身上，虽然这样的声音仍然是小

众，但是却越来越不容忽视。



2022年6月24日，纽约联合广场，最高法院决定推翻“罗诉韦德案”后，一名示威者在抗议。摄：Yuki Iwamura/AP/达志影像

失去堕胎权后的世界 


5月2日之后，奥斯汀人便不能继续生活在“泡泡”里，假装这一切都不存在了。 


5月3日，Rise up 4 Abortion Rights和Lilith Fund组织了位于奥斯汀市中心的州政府门口举行的游行。

在从5月2日晚上最高法院的草稿被泄露，到游行，因为时间很短，许多人都没机会看到游行。去参加游行

的人基本也都是恰好在Reddit等社交媒体上看到了有关游行的帖子。在工作的凯瑞说自己很幸运，有几位

同事知道了游行之后邀请自己去参加，“自然而然地就去了，”她说，“为什么不去呢？这是为我们自己争取

权利，”

“我因为还有事，所以不能呆很久，但能够参与到其中感觉还是很好的，”她说道。游行的人群中间有许多

年轻人，有人看起来刚上完课。凯瑞表示，推翻罗案向来都是不得人心的，而那些保守派大法官，也明知

道自己会激怒大部分人，但是他们还是这么做了。“他们就是想要控制各个地方的女性的身体，”凯瑞概括

道。

艾比也对最高法院枉顾大部分美国人的意愿而感到愤怒不已。同样让她愤怒的是，美国的宪法保护公民的

隐私权，宪法第十四条修正案则禁止各州未经正当法律程序而剥夺任何人的生命、自由或财产。而现在美

国最高法院却要剥夺她堕胎的权利，她认为是否堕胎是自己的自由，而是否要公开自己是否怀孕或是否堕

胎，则是自己的隐私权。她无法相信，在现代社会，自己的自由和权利就能这样轻易失去，而她觉得，现

在最高法院的整个体系都需要改变，包括法官任命的终身制等。她虽然因为工作没能参加游行，但身边有



不少同学都加入了游行的行列。

之后的两周里，奥斯汀爆发了各种捍卫堕胎权的游行，其中包括5月12日，上百名学生从课堂里走到街头

进行游行，以及5月14日，计划生育机构所组织的游行。5月14日的游行有数千人参加，而当天，亦是特

朗普筹款活动的奥斯汀站，许多特朗普的支持者从其他城市赶来，花了数百到五千美金不等，就为了筹款

活动中的一个座位。举着牌子的年轻人在街头为控制自己的身体而声嘶力竭地呐喊，而在不远处的展览中

心里，演讲者同样声嘶力竭地鼓励与会者为特朗普捐款。

而从五月中开始，奥斯汀就持续高温，最高温度常常可达摄氏38,39度，凯瑞觉得有些遗憾，因为她身边

的很多同事和朋友都想要继续上街游行，但因为气温实在太高，担心中暑而放弃。

6月中旬，我和她见面时聊到各自都在找德州以外的工作机会，身边也有许多朋友都在想办法离开德州：正

在读博士的想去别的州做博士后，正在找工作的想换工作，正在做家庭主妇的也开始找工作，希望能够多

一点收入以支付搬家的费用。她当时已经确信罗案会被推翻，想要游行只是希望自己能够出一份力。她

说，这段时间才意识到女性的投票权，堕胎权这些权利都是前人们经过上街游行，不断大声疾呼才取得

的，而如果不继续去争取的话，已经获得的权利也很快会被夺走。我们聊了一阵世界上的几个主要国家都

在开倒车，从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到中国异常严格的防疫政策，再到越来越分裂的美国，觉得悲观之余，

又苦中作乐地想，如果罗伊法案真的不会被推翻就好了，如果最高法院因为民意而放弃了呢？

没想到我们各自都还没来得及搬离德州，就失去了堕胎权。 
 


6月24日早晨，罗伊法案被推翻之后，有三十多万人的奥斯汀Reddit社群里立刻出现了一个题为“最高法院

推翻了罗案－－集会游行在哪里”的帖子，帖子在短短几个小时内得到了近一千条评论。

愤怒的奥斯汀人开始思考：我到底还能做什么。 


置顶的评论中，有人开始呼吁大家于2022年11月8日的选举中投票，该选举会选出州长，而现任的州长阿

博特（Greg Abott）是非常保守的共和党人。回帖中也开始谈论，应该如何动员平时不会出来投票的人，

有什么办法可以帮助他们注册选民，帮助他们到达投票点。

有人分享心理咨询热线和支持堕胎权的诊所和妇科医生。也有害怕的人呼吁大家删除手机里记录月经日期

的软件——防止个人信息被泄露给政府，成为了追究堕胎重罪的证据。

有好几个帖子都在咨询结扎相关事宜，开帖的男性他们都确定不想怀孕，也不愿意自己的女性伴侣在意外

怀孕之后冒着重罪的风险堕胎，因为不能堕胎而损害身体，或者被迫把一个不受期待的孩子带到世界上

来。有一名发帖的男性才二十几岁，有些回复中劝他想清楚自己不要孩子之后再去结扎，免得以后后悔。



来。有 名发帖的男性才二十几岁，有些回复中劝他想清楚自己不要孩子之后再去结扎，免得以后后悔。

他则直白地表示自己并没有把血脉传下去的执念，即使将来后悔了，也会采取领养孩子而不是自己生育。

当天下午五点有游行。我们到达游行地点的时候，游行已经开始。 


我看到几辆警察的摩托车开路，走在最前面的游行者拉着巨大的绿色条幅。队伍前面主要是非常年轻的女

生，她们响亮地喊着“my body my choice”的口号。听到口号的那一刻，我的眼泪立刻夺眶而出，一方

面是因为伤心，早晨睁开眼睛，就莫名地失去了一部分对自己身体的控制权，而整个过程中我个人并不能

做什么；一方面是因为欣慰，即使在和凯瑞聊天的时候，我们各自都觉得世界在开倒车，在变得很糟糕，

但是，这个世界上依然有同道中人，我们因为共同的理由而愤怒，而且我们都不甘心认命，我们都还在发

出自己的声音。

游行的队伍出乎意料地长，我站在路边看了五分钟，随着队伍的行进，慢慢可以看到许多不同年龄不同族

裔不同性别的人，有满脸皱纹的老奶奶，她举着的牌子写着“我曾经斗争过，也不介意再斗争一次”，也有

戴着头巾，一副忍者打扮的老爷爷。有刚刚从建筑工地上下来，还穿着有公司名称的制服的工人，也有穿

白衬衫黑西裤的白领，有穿着粉色衣服别着发卡的酷儿，也有戴着草帽，穿着马甲和长靴的得州牛仔。有

人摇着轮椅参加，也有人或牵或抱地带着自己的宠物。男性参与者的人数也很多。女生喊完一句“my

body my choice”,男生们就会喊一句“her body her choice”。为游行开路的警察后来也站在路边，拿起

手机拍摄游行的队伍。



2022年6月24日，德克萨斯州奥斯汀，最高法院决推翻“罗诉韦德案”后，示威者游行并聚集议会大厦附近。摄：Eric Gay/AP/达志
影像

在人群里，有人举着一个巨大的已逝大法官金斯伯格的画像，画像上的金斯伯格流着两行眼泪，这让我想

到今天的网络流行语“在RBG去世后没多久，她毕生奋斗的成就就开始坍塌”。但人群里，有不少人都记着

她，他们举着写有金斯伯格的名言“I Dissent/我不同意”的牌子，想要从她那里汲取力量。

参加游行时，我遇到有一位虔诚的基督教信徒与好多支持堕胎的人激烈辩论。有些基督教信徒坚信堕胎是

不好的，但是她认为现在，推翻罗案闹到这么大，引发了全国规模的游行，却并非是基督徒群体的本意。

“我不希望你们怪罪到我们教徒的头上”，她说，“现在推行推翻罗案的那批人并非是因为他们信教，而是为

了他们的政治利益，我们这些基督教徒是被利用了。他们只是想要更多的权利。你懂的，当他们已经很有

权利之后，就想要更多的。”


